         總有一種期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毅   張豈榕
    翻看相簿，目光自然地駐留在年節時拍的全家福照——我喜歡團圓的感覺，喜歡全家人一起分享快樂的氛圍。但是，內心深處，卻有一絲惆悵，纏繞住我的喜悅。總有一種期待，下次拍全家福照，我們終於不必有默契的忽略，照片中少了的那個人……
    舅舅安然活著，大家都明白。然而他已決心不再和我們其中任何人聯絡了——至少，幾年內。數年前的光景，一回回在我眼前重播，我想按下暫停鈕，卻苦無遙控器。一樣是爆竹頻響，人人紅光滿面的農曆新年，已記不清詳細緣由，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激烈爭執，在外公、外婆家的客廳展開。我始終站在樓梯間，內心茫然，「冷眼旁觀」這場不見刀刃、沒有血漬，卻讓所有人傷痕滿身、痛徹心扉的戰役。尖叫、淚水、穢詞之後，舅舅重重摔上大門，頭也不回。他隨時可以回來，可我們的期待，是無情的風，從不駐足說出一個答覆。
    常想起一些詩句，如「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」、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渴望與親人共聚同歡的心，原來自古便是人類的印記！縱然和舅舅情感不算很深，每每憶及往事，依然感慨萬千。一場紛爭，不論對與錯，怎值得賠上數十年的親情？氣頭上失去理性的言語和之後的冷戰，我都經歷過，即便那些「引爆點」遠不如成人世界許多問題來得嚴重。因此我明白，很多錯誤無從修正，走過的路也不容回頭，但事隔多年，即便不能原諒，亦該放下了！奈何這些，我不能說、不敢說，倘真說了，也無濟於事。
    我認識不少家境清寒、父母離異的同學，我知道自己的期待——對再次真正團圓的期待——遠不及他們心中熱烈渴望的百分之一，但對我這般在順境中成長的孩子，這已然是生命地圖中，亟欲找回地名，讓它重新完整的一隅了！我期待的，不是這場爭執從我們記憶永久刪除，而是我們把它當成一場夢，然後徹底清醒向前走；我期待的，不是我們掛著虛假的笑容見面，在不舒服的氣氛中顧左右而言他，而是當電話鈴聲響起，彼端熟悉的聲音告訴我們，冰河時期已經結束，可以好好享受陽光了！
    隨著年紀漸長，閱讀書籍日多，並開始關心時事，閱歷增加、視野開闊，這心上的創疤，竟愈來愈難癒合，或許因著我脫離懵懂後，終於體認到親情的可貴吧。我是家中唯一有勇氣打開那本相簿的人，因為我只算是局外人，受傷最重的並非我。許多年了，箇中滋味並不好受，但我一直渴望將遺憾的冬天轉化成期盼的春天——畢竟，冬天來了，春，還會遠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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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語    
    全篇運用安靜又和緩的語氣，先以樸質的文辭，娓娓道出家人心坎始終無法癒合的的創傷；繼而採取茫然旁觀的視角，簡約地如實呈現爭端現場；而後由此傷痛思及他人的期待，再回歸自身的渴望；最後化用雪萊詩句，溫厚地相信期盼終將成真。夾敘夾議，不枝不蔓，脈絡前後呼應得當，洵為佳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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